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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上海，史维浚读中学时新中国
刚刚成立。见证过时势维艰，霸权欺凌，
中学一毕业，史维浚便被选拔到苏联留
学，在第城矿业学院攻读水文地质工程专
业。

在那里，史维浚了解到“铀”是核工
业的“粮食”。而中国却是一个贫铀国
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为此受制于
人。

1960年，史维浚学成回国，便加入核
工业中南地质局309队，为国家找寻铀资
源，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一干就是20多
年。

“铀矿地质工作是光荣而伟大的，但
也是极度辛苦和危险的，住羊圈、扛钻
机、抠矿石、吸矿粉……只要国家需要，
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做好。”史维浚所在的
地质队在湖南宁乡，他走遍了湖南的山山
水水，找寻铀矿，编写地质报告。

1981年，史维浚作为我国铀矿领域的
专家，被调入华东地质学院（东华理工大
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没几年便成了
学校铀水文地球化学、应用水文地球化学
和地球化学模式学科带头人，编写出版的
《铀水文地球化学原理》《应用水文地球化
学》至今还是专业课教材。

“我入职学校前曾在野外地质队工作
了4年，史维浚老师勉励我不断学习，考
研究生。他本人也很好学，当时四五十岁
还自学英语，只为了解国际最先进的技
术。”说话的是史维浚的学生刘金辉，现
已成了水文地球化学方向的学科带头人。

在史维浚的激励下，刘金辉在1992
年考上研究生，同年，史维浚以高级访问
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进
行为期半年的交流访问。

“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在资源开发、开
采及利用方面的研究实力属于世界顶尖，
当时我主要学习地球化学模式、核废物处
置。”史维浚觉得要学的太多了，半年过
后，自觉没完全掌握核心技术，他自费留
下，又学习了半年。

当史维浚学成归来，时任院长李学礼
想请他做学校科技科研处处长，他却一再
谢绝，理由是应该把这个岗位留给年轻
人。

“专心投入科研当中，只要对科研和
学生成长有利的事，花再大精力他都愿意
做，但涉及名利的事，他总是把自己放在
最后。”刘金辉明白，史维浚对研究有极
度的热情，带着学生做了很多科研项目、
申请多项专利。2022年，身患重病的他，
还亲自撰写了四份专利请求书；但他又不
在乎名利，总是把后辈的名字放在前面。

“看着学生一个个成长起来，没有比
这更让我觉得高兴的了。”史维浚认为这
就够了。

2001年，史维浚迎来退休，在上海和江阴的孩
子们本想接老两口回老家安享晚年，可他不舍心
爱的事业，依旧留在学校江西抚州的老校区内，做
实验、带学生。

2002年，新疆十红滩铀矿开发遇到难题，地浸
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化学堵塞，先后有多批国内外专
家走进这片戈壁滩，但都没能找到有效解决办法。

原来，与传统采矿不一样，铀矿地浸不需要开
采矿石，而是通过注液钻孔向矿层注入试剂溶液，
溶液渗流过程中将铀从矿石中溶出，再通过抽液钻
孔将含铀溶液提升至地表……但当矿层地下水矿
化度过高时，矿层和工艺管道会发生严重的化学堵
塞，导致工艺中断，地下资源将变成“呆矿”。

彼时的十红滩铀矿，因矿化度过高，成为一个
世界性难题。在李学礼和史维浚的带领下，东华
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毅然接下这个“难啃的硬骨
头”，踏进戈壁滩。

十红滩与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一山之隔，戈壁
腹地，一年四季没有降水，寸草不生，沙暴肆虐，夏
季地表温度可高达88℃，冬季则泼水成冰；每年春
秋两季风沙肆虐，沙尘暴一来便遮天蔽日。

试验人员的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七八个人
挤住在仅几平方米的老旧寝车里，寝车四处透风，
只能用纸壳和胶带贴封，每遇风沙来袭，车内便沙
尘弥漫，连睡觉都得戴上口罩。生活用水得从几
十公里之外用水车运来。

为了解决十红滩铀矿开发难题，当时年近七
旬的史维浚教授主动要求前往戈壁滩。由于现场
条件十分艰苦，学校担心史维浚身体，只答应他在
野外最多待一个星期。然而，到了戈壁滩之后，他
全然“忘了”学校和团队的叮嘱，住铁皮房，吃馒头
啃馕饼，和年轻人一起日夜奋战40多天，起早贪
黑，直到现场试验工作全面步入正轨后，他才放心
地离开戈壁滩。

周义朋起初没想到，平日在校园内风度翩翩，
参加学生开题报告和毕业答辩时都会特意穿上正
装的史维浚，会在漫天黄沙的戈壁滩上，穿着满是
泥土的工作服，和大家吃住在一起40多天。也正是
史维浚教授坚持在野外现场精心指导和严格把关，
工程试验才得以按预定要求顺利开展起来，为项目
顺利实施和研究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事实上，当初团队走进戈壁滩时，并不被当时
开发这个矿床的试验队看好，他们认为这些“书
生”肯定吃不了这份苦，在戈壁滩待不了几天就会
知难而退。没想到，这群人扎下来就不打算走
了。这一扎，就是十几个春秋，为了解决复杂铀矿
开采难题，团队转战天山南北，逐矿而居，史维浚
每年都要在野外待上一两个月，为现场试验把脉
定向。

2019年8月，82岁的史维浚结束新疆野外工
作，正式道别。周义朋和旁人都看出他很伤感，都
明白史维浚舍不得离开他的事业。大家宽慰他：

“后面还有得做，后面的事情还多着呢，您老以后
每年还得来。”

后面有没有项目做，当时大家都不清楚，但大
家明白对这位老教授而言，只要有事可做，就无比
开心。

2 作为史维浚的学生，周义朋工作到
30岁才再度迈进东华理工大学攻读研究
生，正是在戈壁滩上实现了从研究生到
博导的转变。

他反复说起第一次跟随老师去新疆
实地科考的情景。“那时候史老师已年近
70，但他坚持和我们同吃同住在野外寝
车里，起得比我们早，睡得比我们晚，
专注科研攻关，连续几天风沙导致物资
供给不上，他就带头啃馒头。”

一个场景让他刻骨铭心：一位70岁
的老教授，浑身是土，坐在地上，拿起
绳子，把年轻人刚刚装好袋的沙土用麻
绳扎紧……

造成十红滩矿床地浸化学堵塞的重
要原因之一，是水中钙离子很高，史维
浚认为，不去钙的话会影响工艺。但很
多人认为现场没有条件去钙：一没物
资，四周皆是戈壁滩；二没劳动力，方
圆几十公里不见人烟。

史维浚就想到利用废弃的编织袋，
找来铁锹，挖沙坑、垒沙袋，组织学生
花了半个多月，愣是靠大家的双手建成
了满足试验要求的“去钙池”。

“大家拦着不让史老师干体力活，但
他全程都没闲着，每天就坐在土堆边
上，把我们填装好沙石的袋子一个个捆
扎好，我们就这样一个沙袋一个沙袋地
垒起去钙池的隔水墙。”周义朋佩服这位
老教授，不仅佩服他对待研究严谨、较
真儿的劲头，更佩服他凡事都自己带
头、保持冲锋在前的姿态。

把学生放到试验现场培养，是史维浚
带学生的一种方式，标准不是写论文，而
是解决了哪些实际的问题。

“这些年，跟着史维浚老师走南闯北，
每承担一个科研项目，他既欢喜又谨慎，
欢喜的是‘马上又有一大堆事可以做了’，
谨慎的是他深知每个项目都意味着未知
的探索，他总是亲力亲为、如履薄冰，要我
们珍惜机会，多出成果。”和史维浚共事了
大半辈子，刘金辉明白，老师每次不仅要
通过项目出一系列成果，还要利用这个机
会培养出一批学生。

在戈壁滩的那段时间里，史维浚每
天天刚蒙蒙亮就去实验室了。他先解决
了现场测试分析的技术问题，又建立了
一套完整的分析测试手段。

“戴着耳机，一边学习英语，一边打
扫实验室，调试仪器设备，等我们起来
到现场，就可以直接开始工作了。”周义
朋曾多次劝他不必如此辛苦，更怕他万
一有个闪失。

“我知道你们担心我的身体，你们放
心，我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倒在工作岗位
上，就是如我所愿。”年岁不饶人，史维
浚越来越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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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者·科学家”系列

“史老师，您瘦了！”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东华理工大学的周义朋没有想到，
数月没见，老师史维浚瘦脱了相，第一眼都没认出来。让他心里既难受、又敬佩的是，
两个小时的探访时间里，这位最近连续做了5次手术的86岁老人，一手攥着各种管子，
还不忘挺直了脊背，强打精神，反复询问试验进展，并问他还能做些什么。

周义朋不忍心看到老师强撑着，伸出手去扶住他的后背，以前宽实的肩背已瘦得皮
包骨头，让他忍不住落泪。

不求名、不求利，一心只扑在核事业上，史维浚作为我国铀水文地球化学的领军
人，不仅开创了我国水文地球化学模式的先河，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从事铀水文地质化
学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创建了我国铀水文地质化学团队。如今，这个团队里相继走出了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优秀教师和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踏 遍 山 河 探 铀 人踏 遍 山 河 探 铀 人
——记铀水文地球化学专家、东华理工大学教授史维浚

本报记者 甘甜

2016年，采访首届感动江西教
育年度人物宋金如教授时，我第
一次听到史维浚的名字。宋教授退
休30多年，每天还保持工作时的作
息，不论周末和寒暑假，但她觉得
没什么，因为学校有一批退而不休

的老一辈核军工人，像李学礼、史
维浚，虽年过古稀，经常到新疆戈
壁滩上的试验现场，一待就是几个
月。那时，“史维浚”于我，只是

“老一辈核军工人”的注脚。
2021年，东华理工大学周义朋

教授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大
夏天，我们约了一个下午的访谈。
周义朋说，他并非天生能吃苦，而
是在史维浚老师多年的言传身教
下，想把这份家国情怀也传递给学
生。我们本想短暂连线一下身在抚
州的史维浚教授，哪知道这位老教
授从访谈开始，到访谈结束，全程
端坐在电脑前，并且努力参与我们

的对话。那时候，“史维浚”于我，
是屏幕那头的谦逊学者，头发乌
黑，西装笔挺，完全不像学生口中
那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最近，我又想起了史维浚教
授，但没想到的是他患了重病。近
日，周义朋和刘金辉教授代表学校
师生去江阴看望他，两个多小时的
探访时间，这位被病痛折磨得不成
样子、浑身插着管子的老教授，还
不忘强打精神，反复问起试验的最
新进展。

顾不上权衡，当天下午联系采
访，第二天一大早便来到了学校。
这是人生中少有的一个采访，没有

当事人在场。我的对面，是周义朋
和刘金辉教授，以及史维浚教授的
研究生。这两位教授在戈壁滩上待
了十几年，都可谓是铁骨铮铮的汉
子，但说起前两天的探访，还是忍
不住哽咽。

两位教授对老师史维浚满怀敬
佩：他认定的科研路子，闯出的领
域不仅行得通，还极具科研价值；
好学的他还会在即将七十岁之际考
个驾照，会每天学习一个多小时英
语，会带学生一起考英语听力，生
病前还每天在朋友圈分享单词打卡。

而年轻的研究生分享的细节更
是细腻可感：史维浚教授在给他们

上课前会用精致的餐具装好水果，
泡好咖啡，会每天坚持去打球，家
里处处挂着自己和老伴的画作。

语言是鱼篓，打捞不了真实，
每个人的故事在被讲述的同时，也
被二次创造，记忆本就是有选择
的。更何况考虑到史教授现在的身
体状况，也没再提原本计划的远程
连线。

没能面对面地采访到史维浚教
授，却在他人的转述中看到他身上
的光。

反复回放起现场拍摄的探访视
频：那是头发花白、强打精神挺直
腰背却难掩瘦小的身影。但他依旧

在发光，就像一盏灯的火焰一样，
三两学生围在身边，想好好护住这
丝灯火。

这是几经辗转，依旧能照亮我
的光！

不忍心询问病情。只知道大风
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
夜和黎明。应该好好保护灯火啊，
让这精神的火光照亮更多
的人。

让科学精神之光照亮更多人
本报记者 甘甜

【记者手记】

“现在年纪这么大，说不定我哪一天说不行
就不行了，趁着我现在还有用，你们要抓紧时
间，现在不用，过期作废啊！”他多次叮嘱学
生，即便自己有三头六臂，一个人也很难做出
很大的事业，当下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把他掌
握的这些东西传承下去，要让这份事业后继有
人。

为搞清楚《铀水文地球化学原理》一书中
的一些理论知识，2021年7月，在南昌校区学
习的杨岚芝约了几个同学，到抚州老校区，找
史维浚答疑解惑。

“每天早上8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5
点，史老师把他家的客厅当成讲坛，给我们上
了十几天的课。”杨岚芝每天一大早到史维浚家
中，发现他已经用精致的果盘装好水果，用有
印花的咖啡杯泡好咖啡，大家边吃边聊，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除了给学生上课，早已年过八旬的史维浚
每天都会到实验室转转。通往实验室的是一段
坑坑洼洼的老路，有时路灯都不亮。实验室在
四、五层，史维浚每天都会出现在楼梯上，有
时候会在爬楼途中歇一会儿……

“史老师，路不好走，实验室又这么高，您不
用每天来，我们可以三四天跟您汇报一次，或者
出了成果再去找您。”学生总是这样劝史维浚。

史维浚表面答应，但每天还是会来看，指
导学生做实验，沟通一些问题，一聊到专业的
知识就滔滔不绝，实验室里的学生都乐意和这
位老教授打交道。

2021年11月例行体检中，史维浚被查出肺
部疑似肿瘤，医生建议他到上海复查。临行
前，史维浚特意交给周义朋一个移动硬盘，并
嘱咐里面拷贝了他这些年整理的所有试验数据
资料。不幸的是，上海复查确诊是肺部和肝部
肿瘤。考虑到年事已高不适合手术，只能做药
物保守治疗。今年7月，史维浚病情恶化，肝
部肿瘤增大压迫胆管，他不得不再次住进医
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做了五次手
术。尽管如此，史维浚放不下的，还是实验室
的工作。

即便重病在身，史维浚还是会主动联系师
生，询问试验工作的进展，强调数据的可靠
性，嘱咐要把握试验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
他还为学生修改论文，亲自动笔写研究思路，
总结研究成果。史维浚一直与周义朋保持微信
联系，周义朋知道老师的身体状况，总是劝他
暂时放下工作安心治疗，然而两三句闲聊之
后，史维浚又说到了工作上的事情。他始终惦
记的是付出多年心血的浸铀新工艺的研发。在
与周义朋微信交流中，史维浚这样说道：“为了
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会注意身体。我向往着我
们的事业成功的那一天。活着能为人民做些事
情，真好，这是一种幸福。我们共勉！”

“今后工作很多，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
很多工作要一步步地完成。时间不等人，因
此，我们只有抓紧，才能实现奋斗目标。”最让
史维浚牵挂的，还是国家的铀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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